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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领导民情日记（十）

市长民情日记④：上楼，还是不上楼
王天琦

5月15日  晴到多云
几天的驻点调研一晃就过去了，虽然回到了市区，但村里的一幕幕画面，仍不时地浮现在脑海里，老甘两口的笑容、村民们的朴实、夜谈会上的坦诚，久久挥之不去；漫天飞舞的杨花、崎岖难行的乡间小路、田宜楼的“小挂账”，时时引起我的沉思。

王圩只是全市1.3万个自然村中普通的一个，蛰居在骆马湖畔的西南一角，那么的不起眼。多少年来，这里的农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生活，即便市场经济大潮卷过，除了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偶尔带给村里一些惊喜之外，其他没有多大改变，河沟依旧，庄台依旧，平平淡淡的日子依旧。

不管脚下的河水流向哪里，高高的故黄河大堤仍矗立在那里；不管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向何方，三家一排、五户一组的村庄仍散落在那里；不管是布满了灰尘，还是落满了杨花，农舍、水井仍静静地守候在那里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好在岁月并没有尘封人们的思想，哪怕是在村民们片言只语的谈话里，我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份急切、期盼和渴望。

住在老甘家前排的杨大姐说，孩子在宿豫中学读高中，每次回来都是坐农公班车到皂河镇，然后家里去接，来回要8里路。如果家里忙，孩子就只能自己坐车到赵埝，然后再步行3里多路才能到家，实在麻烦，要是能有直达村里的公交就好了。

在妇代会主任朱琼眼里，村里水泥路太少了，多数人家门口还是土路，下点雨就泥泞难行，外出办事、孩子上学很不方便。

长期在市区打工的王省则流露出对城里生活的向往：“城里什么都有，生活方便，不像农村，到了晚上漆黑一片，哪里都去不了，只能在家看看电视，要么就早早睡觉。”

驻点这几天，对于这些不方便我深有体会，两次和村民夜谈，水泥场地很好找，但都没有灯，只能临时拉了电灯，灯光却比较弱，我特意让大家坐得紧凑一些，以便互相看得清楚。我住的两排小区至今没通自来水，晚上连个路灯都没有，尤其是接打电话时手机信号老是中断，有时候一件事情要打好几个电话才能说清楚，实在是耽误事……

骑车走访中，遇到坡度较大的路段，如果不下车的话，只能弓着腰，离开座垫，站起来用劲蹬踩脚踏，车子随着双腿的发力左右摇摆，即便这样，有的路段也很难骑上去。

下坡的时候，必须紧紧地攥住刹车，防止冲出窄窄的小道。这些对开车的城里人而言，在油门的一踩一放之间即可完成，但对农村老百姓，其带来的不便和困难可想而知。

王圩大部分房屋都是上世纪90年代农民自发而建，20多年过去了，很多房子早已破败不堪，屋顶站立的杂草、墙体开裂的缝隙，无不在诉说着老房子经历的沧桑。

比老房子破旧更让人担忧的，是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，没有像样的超市，找不到锻炼、娱乐的场地，村民们的交流、交往也随着村庄基本功能的缺失而日趋减少。

我出生在一个山村，记忆中的农村绿树环抱、麦浪飘香，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芬芳。每到傍晚时分，人们端着饭碗聚在一起拉着家常，孩子们绕前绕后地嬉戏玩耍，很热闹。现在的农村，绿树、麦浪依旧，乡土、乡情宛在，看起来仍是那么的熟悉，但却少了一份浓厚的人气，多了几分无奈的没落。

建国以后，大概50年代，对共产主义生活的描述有过这么一个顺口溜：“楼上楼下、电灯电话，耕地不用牛、点灯不用油”，住上楼房、用上电灯是对最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。对许多农民而言，这份憧憬还在，宛如昨天。

“我们这里要是能像镇里一样搞集中居住，大家都能住进龙运花园那样的楼房就好了。”孔祥胜不止一次这样跟我说。

龙运花园是位于皂河镇西的集中安置小区，总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，房屋是清一色的多层住宅楼。刚刚搬进新家的骆家强毫不掩饰对新房子的满意：“小区水、电、路样样到位，还要配套建设幼儿园、商场，比住在以前的村子里不知高强多少倍。”

在改善居住条件这一点上，党委、政府和群众的想法是一致的。按理说，不论村庄大小、人口多少，基本的水、电、路、有线电视等配套都应当为百姓提供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但现实是，要提供这些配套，不仅成本高得惊人，也容易造成极大浪费。

以皂河镇为例，据初步测算，按照现在自然村全部配置自来水、路灯等设施，需要费用近2亿元。若再加上下水管网，其费用远远超出一个乡镇的承受能力。而且，这些钱就算真的全部投下去了，是否就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了呢？我看也要打个问号。

皂河镇最偏远的三湾村二组，距离最近的自来水管网有18公里，如果为其提供自来水，一次性管网投入就达1000万元。而村里总共就30户人家，青壮年还都出去打工了，平时只有百余人，一年下来全村用水费用仅仅5000左右。可以说，这种投入永远无法收回成本。如果政府的投入真的改善了民生，那贴点钱也有所值，但有时候，投入越多、浪费越大。三湾村一些庄台靠近运河边，有些人家靠水道运输发了财，整家搬进城里，原来的老房子不要了，政府投入的水管、电线、道路等设施便都闲置了。

集中居住以后，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，也使得下水管网、学校、医院等配套起来更为便利，还可以整理出宝贵的土地资源。王圩村的院落大都建在高台上，有的一大片庄台上只住着两三户人家，每家除了一个大院子外，门前还有一大块菜地，屋后还有一大片林地，粗略算下来，全村户均占地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近2亩。

致富能手雍光林给我算过一笔账：王圩村现有耕地2550亩，庄台占地1800亩。如果集中居住，只需140亩地，可以腾出土地1600多亩。如果复垦成耕地，全村每人可新增耕地近7分，按照当下土地流转标准每亩900元折算，人均可多收入600元左右。

但是，群众呼声越是高涨，决策者头脑越要保持冷静。因为，集中居住绝不是拆旧建新、从平房搬进楼房那么简单，各种情况错综复杂，要考虑的事情很多。

比如，补偿上如何让村民放心。拆迁意味着资金流量增加，如何确保财务管理规范、公开？万一出现贪赃枉法的行为怎么办？如果大家觉得拆迁补偿不公开、不透明、不公正，引起大量的诉讼怎么办？

又如，安置上如何让村民满意。家底殷实的、房子面积大的还好说，贫困户、五保户怎么安置？原来是个大家庭，现在孩子结婚了要单过的怎么安置？房子只有70平方米，安置太小村民住不下，安置太大政府贴不起，如何找到双方利益的平衡点？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当然，提出这些问题不是因噎废食，而是谋定而动，谋定详尽的工作方案，谋定配套的制度措施，更要谋定各种利弊。

对于走访中村民反映的“老房子不值钱、拆了后买不起新房子”的问题，我与大家探讨，能不能在小城镇探索实施“共有产权房”这种模式呢？比如老房子拆迁能拿到4万元，新房子市场价为10万元，购房者可以先住进去，并拥有4万元的产权，剩下6万元由政府支付，产权也归政府。如果几年后房子卖掉了，价格翻了一倍为20万元，购房者原来的4万元和新增的相应收益归其所有，其余的归政府。也可以由政府收取产权部分市场租金，从而让更多的低收入农户住上新房、好房。

目前，全市1.3万个自然村庄中，有的人口过千，有的不到百人，按照目前初步的规划，到2020年，全市只保留600个左右的村庄，其他都要逐步拆迁，基本上是20个自然村庄合并为1个，而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六年，难度可想而知。

村庄撤并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，虽然说总体目标要遵从，农民意愿要尊重，法律规定要遵守，但客观规律更要遵循。近年来，我接到的人民来信中，征地拆迁类的问题占到三成左右，主要是拆迁过程不透明、安置不到位、标准偏低、野蛮拆迁等问题，其中不乏是在村庄合并过程中出现的。

让老百姓“住得进”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房屋拆迁也许就是三两天的事情，而安置房建设从规划设计到建成交付怎么也要个三两年。农民上楼首先要有楼可上，这个“楼”不能是空中楼阁。必须按照“先建后拆”的原则，把握好节奏，掌控好进度，实现搬出“老房子”与住进“新房子”零距离、零时差。

图景描绘得再好，若没有机会享受，无异于“画饼充饥”。在走访中，一些年纪大的村民向我反映，“安置小区好是好，但怕是等不到”。农民的顾虑不无道理。没有家的滋味是苦涩的。每个人生活的最大幸福就是安定，住有所居，关起门来不受打扰。一个人若是拆迁过渡三年、五年，其间居无定所，颠沛流离，生活记忆当中的美好定会蜕变。

让老百姓“住得好”，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地点的选择要合适，户型的设计得合理，建筑的质量须保证，相关的配套设施也要考虑周全。如何合理设置公交站点，让出行更方便；如何统筹安排超市、菜场，让生活更方便；如何科学布点幼儿园、中小学、医院等，让就医、孩子入学更方便……

让老百姓“住得久”，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走访中，有村民和我抱怨，“原来在农村，上旱厕不用花钱，运到地里还可当肥料，现在住到楼上，水一哗啦就要花钱”。的确，农民上楼，虽然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生活条件，但这些都不是免费的大餐，生活成本也会随之增加。有的地方，为了让农民上楼，出台政策免半年水电费，但半年后呢？

让农民上楼，一定要先让农民进厂，实现就地就近就业，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，并通过生产方式的改变来改变其生活方式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新市民”。否则，没了收入来源，“上了楼”还有可能“被下楼”，“新市民”当不好就会变成“新游民”。

上楼，还是不上楼，还真是个大问题，是城镇化过程中必然面临的大问题。上楼是大家普遍的愿望，但是由上楼所引发的一系列矛盾，也是大家普遍担忧的。政府的规划引导、配套保障、监督管理是最主要的职责，包括拆迁在内的具体建设行为要发挥社会方方面面的作用，政府不能包揽、不能越位。

在农民上楼这件事上，既要坚持尽力而为，又要注重量力而行；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，又要积极发挥市场的配置作用；既要抢抓机遇主动作为，又要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，不能急于求成、好大喜功，更不能搞成狂飙突进式的运动。看来，上楼不上楼，还要由农民自己来回答。

有一则故事叫做“帮蝶破茧”，讲的是一个小男孩看见正在奋力破茧的蝴蝶，便好心施以援手，帮它把翅膀拉了出来，结果蝴蝶却再也飞不起来。道理很简单：蝴蝶幼虫只有经过痛苦挣扎的过程，才能让翅膀积蓄足够的力量，带着自己飞向新的天地。

好事办好不容易，好事办砸很简单。
分送：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领导同志；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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